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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冬季，农贸市场里到
处都有红薯的影子，不由得让
我想起年少时的生活，勾起了
我的红薯情结。

“红薯饭，红薯馍，离开红
薯不能活”。在那个物资匮乏
的年代，红薯是杂粮，又是主
食。早餐和晚餐都是红薯稀
饭，孩子们上学也经常带着蒸
红薯，偶尔改善一次生活，也
离不开红薯。母亲先把红薯
洗净，削皮，用锅煮熟，取出捣
成红薯泥，加入玉米面揉成
团，再分成一个个小圆团，用
手掌压成饼，锅里倒少许食用
油，烧七成热，下入红薯饼，煎

至金黄，外焦里嫩，香甜可口，
有种别样的温暖在心中漾起。

知青年代，我们在田间劳
动，小憩时总会有人拾柴火取
暖，小伙伴们把红薯埋在木炭
火中，烤得半生不熟就开吃，你
争我抢，冒出的白雾中充满香
味和快乐，既解决了“温”的问
题，又解决了“饱”的问题，暂时
满足一下饥饿的胃，算是劳动
间隙的一个小插曲。

如果遇到下雪天，不用出
工，知青居住点的同学一起动
手，用红薯粉学做凉粉。我们
先将红薯洗干净，磨成糊，再用
细布过滤出细浆，滴到盆里沉

淀，待粉与水分离，小心地把水
倒掉，晒干，即成白色细细的红
薯粉。把红薯粉和水配比好，
搅拌成糊状，锅里的水烧开后，
粉糊舀进锅里煮，沸后倒入盆
中，冷却的固体就是凉粉。凉
粉可以切条、切块，配上食盐、
蒜泥、食醋、芝麻酱，无论热炒
还是凉拌，都能让人“闻香下
马”。

那年代，红薯让我们在生
活困难时期填饱肚子，给我们
留下了温暖的记忆，成为我们
回忆过往的谈资，忆苦思甜既
是一种精神享受，又是对当下
幸福生活的一种赞美。

举世瞩目的北京冬奥会进
入倒计时，28年前，我与国际奥
委会原主席萨马兰奇先生的一
次邂逅时时浮现在眼前，他那
和蔼可亲、优雅随和的形象给
我留下深刻印象。

时光追溯到 1993 年，当
时，我在焦作某电缆厂工作，分
管设备、制造安装，因工作需
要，我厂从诺基亚公司引进一
套光纤光缆设备，为了能够熟
练掌握操作方法，当年 11 月
份，我和技术人员一行十人前
往瑞士诺基亚公司总部考察学
习，为时15天。在瑞士学习的
日子里，我们住在瑞士洛桑奥
林匹克总部附近。一天，工作
之余，我们一行怀着对奥林匹
克精神无比崇敬的心情，相约
前往奥林匹克博物馆参观。

欧洲的冬天尽管寒气逼人，
但阳光灿烂，万里无云，心情非
常愉快。10时左右，我们走进了
奥林匹克博物馆。这座欧式建
筑风格的博物馆气势恢宏，展出
的内容都和奥林匹克运动相关，
有图片、有实物，记载了奥林匹
克从起源到发展到全世界最大
规模和最具影响的体育运动历
史，意义深远。我们难得有机会
零距离了解奥林匹克文化，领略

奥林匹克精神，让我们受益匪
浅。

我是一名集邮爱好者，当
然不会错过在那里购买奥林
匹克纪念邮票的机会，当我们
参观完博物馆走向售货厅时，
迎面走来一位老人，老人是那
样熟悉，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
觉。我立即在大脑里快速搜
索起来，萨马兰奇？对，就是
他！

我喜出望外，他是中国人
民的好朋友，经常在电视上看
见他，但在异国他乡，相貌相似
的人也是经常有的，我不敢确
定。为了验证是否是他本人，
我委托随行的翻译上前询问，
通过交谈，证实他就是萨马兰
奇。奥林匹克总部就在附近，
萨马兰奇先生在总部工作，这
天适逢周末，和夫人一起来这
里转转。突如其来的意外让我
们感到异常激动和兴奋，我们
立刻围绕萨马兰奇先生交流起
来。交谈中，萨马兰奇得知我
们来自世界的东方中国时，他
的脸上立即闪现出热情的光
泽，竖起大拇指说：“中国OK！”
向我们表示欢迎，并同我们亲
切握手，真像他乡遇故知，大家
热烈地交谈起来。当年9月份，

中国申办2000年奥运会失利，
萨马兰奇也主动谈到这个话
题，表示非常遗憾，他相信中国
肯定会有机会举办这样的盛
会。

当得知我们准备购买奥林
匹克纪念邮票时，他帮我们选购
了一套四方联60分带有五环标
志的奥林匹克纪念邮票、一套四
方联80分带有瑞士国旗标志的
纪念邮票、一套印有历届国际奥
委会主席的纪念邮票，给我们同
行的10位中国人每人一份。萨
马兰奇先生让夫人拿出银行卡
付了费，并和我们合影留念，然
后与我们一一握手告别。看着
萨马兰奇夫妇远去的背影，我们
仍然心潮澎湃，在原地逗留了很
长时间，才依依不舍地回到驻
地。这也是我们欧洲之行的一
大收获，成了我们记忆中的珍
宝。

光阴荏苒，日月如梭。一
转眼28年过去了，我们的祖国
在2008年成功举办了夏季奥
运会，又即将迎来2022年的北
京冬奥会，这不仅是中国的一
件大喜事，也是世界体育界的
一大盛事，说明我们的祖国正
在日益强大，有能力、有信心举
办各种世界级盛会。

2011年5月，在刘学文
老师的推荐下，我荣幸地加
入焦作日报社老年记者团，
成为一名老年记者。时间荏
苒，光阴如梭，转瞬已 10
年。10年的老年记者生活，
给了我幸福和快乐。

刘学文老师是第一批
老年记者团成员，也是首
批老年记者团写作班的一
名老师。《焦作晚报》经常
发表刘学文老师的佳作，
这给了我极大启发和帮
助。在写作方面我原来一
窍不通，后来，我以刘老师
为榜样，努力学习，力争也
当一名合格的老年记者。
我清楚地记得，在填写参
加老年记者团申请表的那
一刻，当我看到个人专长
这一栏时，我却不知道如
何下笔，我没有什么专长，
不会演唱，不会跳舞，也不
懂写文章的技巧，我思考
半天，我本人只爱好书画，
所以填上了“书画”二字。
对于书画这门艺术，我只
是热爱而已。加入老年记
者团的第一个月，我画了
一幅牡丹书画作品投送到
《焦作晚报》读者俱乐部
版，让我万万没想到的是，
报纸刊登了我的作品，当
时我欣喜若狂。从此，我
投稿的热情无比高涨，每
天宅在家里写字、画画。

经过自己的努力，我投送
出去的书画作品，每个月
在《焦作晚报》上能刊登一
两篇。

后来，我试着学写文稿，
也曾多次向刘学文老师请
教，但由于自己写作基础较
差，一开始，向报社投送数稿
全都石沉大海。我不灰心，
坚持写下去。2011年6月6
日，《焦作晩报》读者俱乐部
版刊登了我的一篇处女作，
题目是《歌声响起多豪迈》，
内容主要是写我当年五一国
际劳动节参加单位组织的歌
曲大赛的故事。我参加老年
记者团的头一年，《焦作晚
报》刊登了我10多篇文章，
让我信心倍增。

10年来，老年记者团经
常组织老年记者下基层，走
访群众，到焦作红色基地学
习，到老年福利院搞公益活
动义务演出献爱心。为了提
高写作班成员的写作水平，
老年记者团多次举办文化培
训，找名师授课，让我在文学
创作方面感悟极深，受益良
多。这些年来，在写作班老
师的鼓励与帮助下，我先后
有30多幅书画作品、100多
篇文稿在《焦作晚报》艺苑
版、晩晴版、读者俱乐部版刊
登。

感谢老年记者团给予我
一个愉悦、幸福的晚年生活。

1962年，我还是一个懵
懂少年。一天下午，我正在
羊圈里挖粪，忽然听到有人
喊我的名字，告诉我考上高
小了。我高兴得跳了起来，
要知道，那年代的高小不亚
于今天的高中，是山里娃梦
寐以求的高级学府。

高小在村北两三公里处，
教室设在明清时期地方政府
用来办公的官房里，寝室和伙
房是借用的民房，学生大都寄
宿。那时我很幸运，因为外婆
家就在学校附近，母亲便让我
吃住在外婆家。

官房依山而建，门廊画
柱，古色古香，庄严肃穆，后
墙和村道平连。夏日的夜
晚，老师们常在房顶上为我
们讲故事，有时讲到《聊斋志
异》里的故事，怕学生胆怯，
常常赶我们离开，只留下村
里老乡。谁知越是怕，我们
越想听，好奇心和神秘感常
常驱使我在夜幕里悄悄来到
房檐下偷听。听到那些花妖

狐魅、水鬼蛟神的离奇故事，
着实令我毛骨悚然。果然，
那天半夜我做了一个恶梦，
后来胆量越来越小。一日下
午放学后，我独自一人回家
给病中的母亲送中草药，走
到半路时已夜幕降临，正壮
着胆子在崎岖的小路上往前
走，朦胧中忽见前方有几个
人手握棍棒、叉腰横立，凶神
恶煞般拦住去路。我立刻停
下脚步，吓得出了一身冷
汗。正在这时，我看见远处
灯光闪烁，原来是父亲提着
马灯来接我。近前看时，刚
才那一幕原来是停放着一辆
出了故障的手扶拖拉机。

那天父亲告诉我，世上
本无什么鬼神，其实都是自
己吓自己。再后来，语文老
师又教我们学习了王充的
《论衡》和范缜的《神灭论》，
从此我心中种下了科学的种
子，相信科学，成为一个无神
论者，兢兢业业为社会作出
自己的贡献。

我与萨马兰奇先生的一次邂逅
本报老年记者 段家模

老年记者团给了我快乐
本报老年记者 朱帮义

我的高小时代
本报老年记者 毋法洪

我的红薯情结
本报老年记者 杜同祥


